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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黑夜黑夜黑夜、、、、黑头套黑头套黑头套黑头套、、、、黑帮绑架黑帮绑架黑帮绑架黑帮绑架 
高智晟 

 

我费尽周章终会面世的文字，将撕去今日中国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执政者”那超乎

常人想像的心肠本色。当然，这些文字亦势将给今天共产党在全世界的那些“好朋友”、“好

伙伴”带来些许不快、甚而至于难为情＿＿这些“好朋友”、“好伙伴”们内心对道德及人类良

知价值还存有些敬畏的话。 

今天，暴富起来的共产党，不仅在全球有了越来越多的“好朋友”、“好伙伴；”而且把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种颠倒黑白的口号喊得气壮如牛。对中华民族人权进步事业而言，

之两者无一不是灾难性的。 

2007年 9月 21日夜 20点左右，当局口头通知说让我去接受例行的改造思想谈话。

行在路上，我发现较往常比有了些异样，平时贴身跟踪的秘密警察们拉开了较远的距离。

行至一拐角处时，迎面扑来六、七名陌生人。我的背后脖胫处被猛然一击，眼前感到整个

地面飞速向我砸来，但我并未昏迷。接下来，感到有人纠起我的头发，迅速套上了黑头套，

被架上了一辆凭感觉是两侧面对面置有座椅而中间无椅的车上。我被压迫爬在中间，右侧

脸着地，感到有一只大皮鞋猛然踩压在我的脸上。多只手开始在我身上忙禄，由于他们对

我一家的绑架频繁，故而照例在我身上未搜得对他们有价值的东西。但我感觉到了此次与

以往绑架的不同。绑架者抽下了我的皮带将我反绑，我爬在车中间，估计着有不低于四个

人的脚踏在我的身上。大约四十分钟左右，我被拖下了车站立着，裤子已掉至脚脖上的我

被推搡着进了一间房屋，此前一直没有任何说话的声音。 

我的头套猛然间被人扯下，眼前一亮的同时，辱骂和击打开始了。“高智晟，我操你妈

的，你丫的今天死期到啦，哥几个，先给丫的来点狠的，往死里揍丫的”，一个头目咬呀切

齿吼叫道。这时，四个人手执电警棍在我头上、身上猛力击打，房间里只剩下击打声和紧

张的喘气声。我被打的爬在地上，浑身抖动不止。“别他妈让丫的歇了”，王姓头目吼道（后

来得知之姓王）。这时，一名个头一米九以上的大汉抓住头发将我纠起，王姓头目扑过来疯

狂抽打我的脸部，“操你妈，高智晟，你丫的也配他妈穿一身黑衣服，你丫是老大呀，给丫

的扒了”。我迅速被撕的一丝不剩。“让丫的跪下”，随着王姓头目的一声吼叫，后小腿被人

猛击两下，我被打扑跪在地上。大个子继续纠住我的头发迫逼我抬头看着他们的头目。这

时，我看到房子里一共有五人，四人手持电警棍，一人手持我的腰带。“你丫的听着，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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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大爷不要别的，就要你生不如死，高智晟我也实话告诉你，现在已不再是你和政府之

间的事啦，现在他妈的已经完全变成个人之间的事啦，你丫的低头看一看，现在地上可一

滴水都没有，呆会地上的水就会没脚脖，你他妈一会就会明白这水从那里来”。王姓头目在

说这些话的时候开始电击我的脸部和上身。“来，给他丫的上第二道菜”，王头目话落，四

支电警棍开始电击我，我感到所击之处，五脏六腑、浑身肌肉像自顾躲避似的在皮下急速

跳躲。我痛苦的满地打滚，当王姓头目开始电击我的生殖器时，我向他求饶过。我的求饶

换来的是一片大笑和更加疯狂的折磨。王姓头目四次电击我的生殖器，一边电击，一边狂

叫不止。数小时后，我不再有求饶的力量，也不再有力量躲避，但我的头脑异常的清醒。

我感到在电击时我的身体抖动的非常剧烈，清楚地感到抖动的四肢溅起的水花。这是我在

几小时里流出的汗水，我这时才明白“呆会地上的水就会没脚脖”之意。 

这种深更半夜折磨人的活计对折磨者似乎也不轻松。天快亮时，他们有三人离开房间。

“给丫的上下一道菜，呆会来换你们哥俩”。王姓头目示意留下的俩人将一把椅子搬至房中

间，将我架起来坐在上面，这时，其中一人嘴里刁上了五支烟，用火点着后猛吸几口，另

一人站在后面用力抓住我的头发，压迫我低下了头，另一人开始用那五支烟熏我的鼻子和

眼晴，这样反复多次。他们做的很认真，也很有耐心。待到后来，我除了能偶然感到泪水

流下来滴在大腿上的感觉外，已完全不再在乎眼前这俩个人的忙碌和我有什么联系。过了

约两小时左右，进来两人换下辛苦用烟熏我的那俩位。我的眼睛肿胀得什么也看不清。新

进来者开口说话了：“高智晟，耳朵现在还能听到吧？算你点背，这帮人都是长年打黑除恶

的，出手狠着呢。这是这次上面专门精心给你挑选的，我是谁你听出来了没有？我姓江（音），

你去年刚出来时跟你去过新疆”。“是山东篷莱的那位吗？”我说。“对，你记忆不错，我说

过，你早晚还要进来，上次去新疆我看你那个样子，我就知道你再次进来是早晚的事，你

看你在警察跟前目空一切的德性，不让你再进来长点记性能行吗？给美国国会写信，你看

你那一付汉奸德性，美国主子能给你什么？美国国会算个刁。这是在中国，这是共产党的

天下，你算个屁，要你的命还不像踩死只蚂蚁一样？不明白这点还出来混，你要敢再写那

些狗屁文章，政府就得表明个态度，这一晚上你该明白了吧”？江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这

样用黑帮手段残忍地对待一个纳税人，今后有何颜面面对十几亿国人”？我问他。“你就是

个挨打的东西，你心里比谁都明白，在中国纳税人算个狗屁，别他妈口口声声纳税人纳税

人的”，江正说着，这时又有人走进来的声音。“甭他妈的跟他练嘴，给丫的来实在的”，我

听出来者是王姓头目。“高智晟，你这几位大爷给你准备了‘十二道菜’，昨晚才给你伺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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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大爷我就不爱罗嗦，后面还要让你丫的吃屎喝尿，还要拿签子捅丫的“灯”（后来才

明白是指生殖器）。你丫的不是说共产党用酷刑吗，这回让你丫的全见识一遍。对法轮功酷

刑折磨，不错，一点都不假，我们对付你的这十二套就从法轮功那儿练过来的，实话给你

说，爷我也不怕你再写，你能活着出去的可能性没有啦！把你弄死，让你丫的尸体都找不

着。我他妈想起来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一个臭外地人，你丫的在北京涨狂什么呀，哥几个

再他妈练丫的”。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折磨中，我出现了断断续续的昏迷，这种昏迷可能与

长时间的出汗缺水及饥饿有关。我光着身子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神志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

断。中间感到数次有人剥开我的眼皮用光晃我的眼睛，像是在检查我是否还活着。每至清

醒时，我闻到的全是尿臭味。我的脸上、鼻孔里、头发里，全是尿水。显然，不知何时，

有人在我头上、脸上撒了尿。这样的折磨持续到第三天下午时，我至今不知当时那里来的

巨大力量，我怎挣脱他们，一边大喊天昱和格格的名字，一边猛地撞向桌子。我当时大叫

孩子名字的声音今天回想起来都感到毛骨悚然，那喊声极其凄远及陌生。但自杀未能成功。

感谢全能的上帝，是他救了我，我真切地感到是神拖住了我。我的眼睛撞得流血不止，我

倒在地上，至少有三个人坐在我的身上，其中一人坐在我的脸上。他们大笑不止，说我拿

死来吓唬他们是提着耗子吓唬猫，这样的事他们见得太多啦。他们一直继续残忍地折磨我

到天黑，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能听得出，折磨我的人轮换着吃完饭后聚齐。其中一

人走至我面前抓住头发将我纠站起来问：“高智晟，饿不饿？丫的说实话”。答曰：“饿得快

要不行啦”。“想不想吃饭！得说实话”，之又问。我又答曰“想吃”。话落，不低于十几个耳

光的一阵巴掌打得我一头栽倒在地。有一只脚踩在我的胸上，我的下巴被电警棍猛击一下，

打得我疼得大叫。这时，有一根电警棍塞到我的嘴里，骂声也一同而至：“你丫的头发怎么

这么不经纠？看看丫的这张嘴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还不是要吃饭吗？饿，丫的配吗？”

但电警棍塞进嘴里后并没有用电击我。正不知所故，王姓头目发话：“高智晟，知道为什么

没废掉丫的嘴吗？今晚上几位大爷得让你说上一晚上。甭跟大爷们扯别的，就说你搞女人

的事。说没有不行，说少了不行，说的不详细也不行，说得越详细越好，几位大爷就好这

个。大爷们吃饱喝足了，白天也睡够了，你就开始讲吧”。“操你妈，你丫的怎么不说呀，

丫的欠揍，哥几个上，王头目大叫”。大约三支电警棍开始电击我，我毫无尊严地满地打滚。

十几分钟后，我浑身痉挛抖动得无法停下来。我的确求了饶：“不是不说，是没有”，我的

声音变得很吓人。“哥几个，怎么搞得呀，伺候了几天怎么把丫的伺候傻了？给丫的捅捅‘灯’

（生殖器），看丫的说不说”。接着，我被架着跪在地上，他们用牙签捅我的生殖器。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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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无法用语言述清当时无助的痛苦与绝望。在那里，人的的语言，人类的感情没有了丝毫

力量。最后我编了先后与四名女子“私通”，并在一次一次的折磨中“详细”描述了与这些女

人“发生性关系”的过程。直到无亮，我被抓着手在这样的笔录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半年

内让丫的变成臭狗屎。这事整出去，你身边的那些人会像饿狗碰了一嘴新鲜屎一样高兴的”

王头目大声说。（我出来后得知，就在第二天，孙＊处长即把他们“掌握的”我乱搞男女关系

“实情”告诉了我的妻子,耿和告诉之:其一,在给高智晟的为人下结论方面自己不需要政府帮

助;其二,若过去纵有其事,在自己眼里,他实在还是那个写三封公开信的高智晟）。经这次折

磨后，我几乎时常处在没有知觉的状态中，更多的是没有了时间知觉。不知过了多久，一

群人正准备再次施刑时，突然进来人大声喝斥了他们，让他们都滚出去。我能听得出，来

者是市局的一位副局长，此前我多次见过之。至少在我认知的层面上对之有好感，人较为

开明、直率，对我和我全家有过一些保护。当时我的眼睛不能睁开，但我整个人已体无完

肤，面目全非。听得出他也很愤怒，找了医生给我作了检查，说他也很震惊，但说这绝不

代表党和政府的意思。我问他谁的意思能如此无法无天，之无以对。期间，我要求送我进

监狱，或送我回家，他没有作答。最后他将折磨我的人叫进来声斥了一阵，命他们给我卖

衣服穿，晚上必须给我提供被子，必须给我饭吃。并答应尽全力为我去争取或回家，或进

监狱。这位局长一离开，王姓头目对我破口大骂：“高智晟，你他妈现在还在作梦想进监狱，

美死你，今后你再甭想进监狱，只要共产党还在，你就再也没有进监狱的机会，什么时候

也别想”。当天晚上，我又被套上黑头套昏沉沉地被架到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在那里又被

他们无休止地折磨了十几天后。有一天，我突然又被套上黑头套后，被人架着按着头九十

度弯腰跑步至一辆车上。上了车，我的头被人按低至我的裆部，路上一个多小时，真至生

不如死的痛苦境地。到了地方后约一小时才取下黑头套。对我实施肉体折磨的五人中不见

了四人，换来的是出狱后贴身监督我“改造”的那群秘密警察。对我肉体的折磨至此而止，

而精神折磨一直持续。我被告知要开“十七大”了，在这里等候上面的处里意见。期间一些

官员时有来访，变得温和了许些，也开始允许我洗脸刷牙了。亦有官员提出能否用我的写

作技术“骂骂法轮功，价钱随你开口，知道你有这能力”。我明确告诉来者，“之不只是一个

纯技术问题，之是一个困难的伦理问题。”到后来一看没有动静，又来说“写法轮功的文章

困难的话，也可以表扬表扬政府嘛，多少钱都不成问题。”最后是“写点东西说你出狱后政

府对你全家很好，是受了法轮功和胡佳等人的蛊惑才一时糊涂写了给美国国会的公开信的，

要不然，这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你就不能可怜可怜你的妻子、孩子吗？后来作为交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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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一份说政府对我全家关心倍至，是受了法轮功和胡佳的蛊惑我才写给美国国会公开信

的材料。回家前，我又被带到西安给胡佳打了一次电话。 

大约是中秋节夜里，此前因耿和的以自杀抗争，当局让我打了一次劝慰电话。通话内

容都是由当局设计好的（我回来后得知，耿和所说的内容也是设计好的）。当局还录了相（当

时我还有一只眼睛无法睁开，录相中逼我说是自伤的）。十一月中旬回到家得知，家中部分

财产再次被抄，这次抄家连一个字的纸条都没有。 

我在这五十多天里遭遇到的肉体及精神折磨所谓骇人听闻。期间有过许多奇异的感

觉，诸如：有时候能真真切切地听到死，有时又能真真切切地听到生。到第十二、三天后

我完全睁开眼时，我发现全身的外表变得很可怕，周身没有一点正常的皮肤。皮肤完全呈

重度乌黑色。被绑架期间，我每天“吃饭”的经历，定会让那些在纸上操英雄主义枪法的义

士们大跌眼球。每至饿致眼冒金星时，他们会拿出馒头来.每唱一遍《共产党好》、《社会主

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即可得一个馒头。我当时的心理底线是除非万不得已

即设法活下去。死对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太过于残酷，但绝不脏污灵魄。在那样野蛮的氛

围里，人性，人的尊严是毫无力量的。如果你不唱，你不但会被饥饿折磨，而且他们会无

休止地折磨你。但当他们用同样的手段逼我写批法轮功的文字时，即未能如他们所愿。但

以这种方法让我在写有这次政府没有绑架我，也没有酷刑折磨我，政府一直对全家关爱倍

至的笔录上签名时，我是作了妥胁的。 

而在这五十多天中间，还发生了一些为人类政府记录史所不耻的肮脏过程，更能使人

们看到，今天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保卫非法的垄断权力，在反人性的恶行方面会走得多

远！但这些肮脏的过程我不愿再提及、或许会永远如是。在每次的折磨我的过程中，他们

都会反复威胁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把这次的经历说出去，下次就会在我的妻子，孩子面

前折磨我。大个子每一次都抓住我的头发告诉我：“把这次的事说出去了，你丫的死期就到

了，几位大爷随时找你败火”。这样的警告不知被重复了多少次。这些东西的心里也清楚，

这样的残忍暴行并不十分伟大光荣正确。 

最后，我还想再说一句不太讨人欢颜的话，即我想提醒今天共产党在全球的那些“好朋

友”、“好伙伴”们：共产党对国内人民愈发蛮横及冷酷的十足底气，是被我们和你们一同给

贯出来的。 

                                2007年 11月 28日于被警察围困的北京家中 

 


